
















作室联合出品了果戈理的经典名剧《钦差大臣》，于 11 月 18 日
至 28 日在上海戏剧学院剧场首演，并将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首届
东方喜剧展的主打作品。我有幸首次亲临现场观看了这出戏剧，第
一次的这种经历，兴奋感与认真劲始终伴着戏剧演出的整个过程，
我深深折服于这群 59 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“嫡传弟
子”传奇般的经历和表演艺术才能，他们当之无愧是为艺术奉献一
生的真正艺术家；同时我也切切实实领略到了真正艺术经典的魅
力，它们时至今日仍发着耀眼的光芒使我们有着难以表达的崇敬。
看完整个演出，我的新潮波澜起伏，难以平静。这是一出孕育巨大
力量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喜剧，正如作为本次演出 大焦点“假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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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”焦晃所认为的那样，《钦差大臣》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并流传至
今，就在于它讽刺现实的内容。 
一、原剧本身的现实批判力影响 
果戈理 27 岁写下的这部作品，把“当时在俄罗斯看到的一切
丑恶现象，一切在需要人们主持正义的场所所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
都汇集起来，然后给与淋漓尽致的嘲笑”，从而成为俄罗斯讽刺文
学 光辉的代表。“面孔长得丑，就别怨镜子”，这是原剧剧本的
题记。在果戈理的笔下，全剧没有一个正面人物，一水的贪官污
吏、笨拙商人、愚昧娘们，他用戏剧这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当时这些
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面貌和肮脏灵魂，让歪脸的人看清了自己真
实的脸孔，也让周围的人拿起镜子，照照看自己是不是也在这戏
中，从而将这出喜剧作品推向了更深广的生活矛盾、社会现实中。
赫尔岑曾高度评价《钦差大臣》这部惊世之作，称它是“ 完备的俄
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”。 他在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》一文中
指出，“在果戈理之前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
写的这样完整，他一面嘲笑，一面透视这种卑鄙，可恶的灵魂 隐
蔽的痛苦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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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因为以上种种的现实因素，此剧初次上演，便引起了俄罗
斯贵族和政府官僚疯狂的攻击。果戈理也因此恐惧起来，在 1836
年演出不久就被迫离国，侨居巴黎、罗马等地 。 
富有戏剧性的是，此次演出《钦差大臣》的焦晃、张先衡等艺
术家在 50 年前其实已经排练、计划演出过这部戏，但也因它是讽
刺喜剧这样类似的原因而未能上演。 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这样的一出讽刺喜剧在历史面前竟经历这么
多的波折，它照亮的也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批判意义。 
时至今日，打着“上海国际艺术节首届东方喜剧展的主打作
品”旗号的《钦差大臣》再一次亮相于观众面前，但这次却是顺利
的，而且是一次成功的演出。它一样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，赢得了
观众的热烈掌声；也一样蕴含着讽刺批判精神，引起我们深深的思
考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再也没有了果戈理时代还有焦晃年轻时代
观众的号召力与社会的影响力。《钦差大臣》的整个过程是足以令
人深思的。 
 
二、话剧演出的喜剧因子 
总体而言，这次话剧演出，除了结尾经导演陈明正等人的特殊
处理之外，对原剧的改动还不是很大的，基本遵循了原作的本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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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予了戏剧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。该剧反映的基
本内容还是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社会中的丑，突出的美感特征是喜
剧的笑。观众时而为演员自我吹嘘炫耀的言辞大发喝彩，时而为官
场小丑滑稽的动作捧腹大笑，在这种滑稽热烈的氛围之中始终萦绕
着舞台的是一股昏暗的阴霾与观众久违的震撼力，喜剧人物以丑的
自我暴露呈现出喜剧精神所具备的讽刺批判功能。这次演出具有了
喜剧所必备的因子。 
1、喜剧人物以丑的面貌呈现（角色） 
《钦差大臣》出场的人物总共有三、四十来人，主要演员不下
十个，无论是主角还是 次要的角色，剧中的演员几乎个个出彩，
他们都在导演的视野之类，也在各自的角色之内，显示着独有的不
可重复的个性，达到了他们的角色范围内应有的高度。剧中所有人
物都位于观众的讽刺之列，所有角色都有上帝不可饶恕的恶行与罪
孽，他们行为乖戾，言谈举止滑稽可笑，头脑深处只有自己一个丑
恶的灵魂，可以说他们都是伪善的、丑陋的、滑稽可笑的，但又是
千姿百态、各领风骚。如演出的第四幕各等官员来到赫列斯达科夫
暂居的市长的官邸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向钦差大臣行贿，以得到他的
信任，但表现方法却是完全不同的，有的羞羞答答、有的欲盖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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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、有的明目张胆、有的掩耳盗铃……将这些性格完全迥异但灵魂
一样黑暗的嘴脸以群像的立体形式跃然于舞台。正如《戏剧散场》
里，果戈理用一个“衣著非常简朴的人”的话确定了《钦差大
臣》中人物滑稽性的与众不同的特点：“我好像觉得，在这里(喜
剧。——作者注)受到 有力和 深刻的嘲笑的是伪善，用来掩盖
卑鄙和下流的体面的假面具和装出善良的人样子的骗子。”因此透
过这些伪善的面孔与骗子的角色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俄罗斯社
会的人情风俗和广阔的社会图景，反映的就是俄国社会各阶层错综
复杂的关系。这是一幅丑的集中呈现的社会图景，是一张荒谬得无
可理喻的人际关系网，还原的是社会生活曾经有过的现在仍然有着
折射力量的真实。 
不过这种描绘生活矛盾与丑陋社会现实的真实图景却选用了喜
剧表达的方式。舞台上没有暴力，没有血性，没有恐怖，甚至连黑
色渲染的气氛都没有。有的是这些活灵活现于舞台的喜剧性的人
物，随着舞台的变换与剧情的发展，他们各自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权
利话语和愚蠢动作、丑陋行为。焦晃主演的“钦差大臣”始终保持
着高昂的激情，即使在穷途末路到了连饭也吃不起的地步时，还保
持着“彼士堡”的派头，在旅馆里撒着看似理直气壮实际软弱的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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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；来到市长的官邸更是以大人物自居，“上蹿下跳”，忽而一个
箭步跳上椅子，忽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将他那种得意洋洋、自得
其乐的庸俗心态在观众面前展露无遗，样子滑稽而又可爱。而顾永
菲和杨昆出演的市长夫人和女儿更是活色生香，两人把母女俩向
“假钦差”献媚之态演得花招百出、妙趣横生，众目睽睽之下她
们俩甚至在台上和焦晃翩翩起舞，作为丈夫与父亲的安东此时却也
无动于衷，甚至整个场面都被欢乐的气氛所笼罩。本来尴尬的角色
在这里却以滑稽的面貌、不可思议的举动呈现出了喜剧性的效果，
投射到现场的就是舞台上下欢乐的气氛与台下观众的阵阵笑声。 
2、以笑为特质的喜剧呈现（观众） 
这出喜剧没有一个正面人物，可是果戈理却说，“有一个可敬
的、高贵的人，是在戏中从头到尾都出现的，这个可敬的、高贵的
人就是‘笑’。”“笑”即是这出剧的正面人物，在这里果戈理意
在说明他要肯定的事物，他所追求的理想都已寓于贯穿全剧的对丑
恶事物的辛辣的笑声之中。我们观看这出话剧，作为观众，虽然没
有带着果戈理式的理性与批判责任，但我们确实是笑了，而且这笑
既是欢快的、兴奋地，同时也是讥笑的、冷嘲热讽的。它既肯定又
否定，既埋葬又再生，它在新的内容参与之前延续着剧情的上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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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剧结束以后回旋着整个剧情的内容，我们在笑声中去品评这些
演员与角色，在笑声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，从而使这种笑蕴涵
了丰富的内容，这是一种喜剧审美范畴的笑。 
喜剧作为一美学范畴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引人发笑，这是喜剧区
别于悲剧或其他剧型 大的特点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
中就指出，喜剧产生于可笑性。一件事情有反常规，让我们感觉没
有多少价值，就会让我们感到可笑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可笑性源于
没有严重伤害的丑陋或者乖讹。这种可笑的对象首先是丑陋的、不
美的，而所谓乖讹，也就是错位，是指某件事情跟特定的条件、特
定的场合格格不入，显得荒唐、乖谬。《钦差大臣》向我们展现的
就是这种丑陋的、不美的，与他们所处的场合与地位格格不入的情
景。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，像赫列斯达科夫这样的十二等文官，吃
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是受人鄙视的小混混，可在这部喜剧里，他却
不自觉的充当了“钦差大臣”这个骗子角色，弄得小城里面的各种
头面人物都围着他团团转——这个给他金钱，那个要把女儿嫁给
他，拍马逢迎，阿谀奉承。正当大家晕头转向，各自做着黄粱美梦
的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来通报，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城门口！那些想
在钦差大人面前表现自己，捞取好处的官员和阔佬们夸张的表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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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欲熏心的丑态，在所有人面前暴露无遗，观众在这种喜剧性情景
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笑声，将舞台一次一次的推向了高潮，展
现了喜剧本身所具有的魅力。 
而这种由观众的笑带来的魅力同样也放射着属于它的光彩，这
是一种不一般的喜剧的笑。对于喜剧的笑，陈瘦竹先生曾有过深刻
的分析，他说：“喜剧所产生的笑，是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美
学评价。浅薄庸俗的噱头，奇形怪状的体态，虽然可以成为笑料，
但是难于显示人物性格而且缺乏社会意义，因此不能构成真正的喜
剧性。”并认为“由于剧作家以不同的态度来描写不同的对象，喜
剧所引起的笑就有不同的性质。”由此，陈瘦竹先生对幽默、讽
刺、机智与嘲弄等喜剧范畴作了细致的区分。看了他有关喜剧理论
方面的著作，我认为喜剧的笑因作家写作姿态的不同，有各种各样
的表现，而且有轻重份量的区别。喜剧性比较薄弱的笑可称作风
趣，分量稍重一点的就是诙谐，更进一步就是幽默，继续上升就到
了滑稽， 严重的就是讽刺。鲁迅就曾讲过“喜剧的严重性质就是
讽刺”，讽刺就是用笑来战斗，要把 致命的东西在笑声当中揭
露，在笑声当中把丑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从而通过对恶势
力的冷嘲热讽让它们原形毕露， 终达到战胜它的目的。讽刺的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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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现了喜剧的本质，是构成真正喜剧性关键的因素。因为喜剧是以
对丑的揭露、批判为根本特质的，而讽刺的笑就是承担着这样的批
判功能。 
而《钦差大臣》所表现地喜剧性的笑就是这种讽刺的笑的典
型，演出以喜剧人物丑的自我暴露的形式彰显了喜剧精神，使这种
笑既包含有喜剧性质，又潜在着丰富的政治价值与道德价值，带有
很大的讽刺批判力色彩。 
3、喜剧精神呈现：丑的自我暴露与讽刺批判 
在《钦差大臣》演出中，每个人物都具有极大的自我暴露的功
能。例如，当市长因为向自己的女儿求婚，自以为从此有了大靠
山，而大做其当将军的黄梁美梦时，他首先得意洋洋，喜出望外地
对妻子说：“真见鬼，中了头奖！”“他妈的，当将军真威风！有
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，安娜·安德列耶夫娜，你说哪种绶带好，
大红的还是湖色的？”接着又煞有介事、趾高气昂地对来向他拉夫
系的同僚说：“我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。”几句简朴的台词，就将
市长那种愚蠢粗野，利欲熏心，骄横傲慢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，也
使他在观众面前出尽了洋相，受到真善美的鄙视与批判。另外，赫
列斯达科夫那封落到邮政局长的信，更是一次集体的丑的自我展
露，而这种丑陋又是用一种近乎展览的方式让这些丑角获得表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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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弄的机会，他们彼此笑着对方，观众也笑着他们，在展露的同时
也达到了讽刺批判的效果。而这种效果又是双重的，在发挥着社会
批判功能的同时，还通过对假恶丑的揭露和鞭笞，起到驱除我们彼
此心灵当中那些阴暗面的作用。正如同安东 后说的那句意味深长
的话一样，“你们笑什么？笑你们自己吧！”这话是对舞台中的角
色说的，但也是对所有人说的，我们在笑世上可笑之人和可笑之事
的时候，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批评，这也是这出喜剧深刻意义
之所在。 
总体而言，这是一出讽刺色彩较强烈的喜剧，基本呈现出了喜
剧精神必须具备的内涵，蕴涵了充足的喜剧因子，这是一出遵循原
著本色的演出，我们仍可以给它规定为是一场富有传统批判现实主
义色彩的喜剧演出。但如同我开头所叙述和疑惑的那样，这场演出
在观众的反响上并没有达到它本身所具有的讽刺批判力效果，是人
为的将这种效果减弱还是有着更深刻的根源？这将是我们接下来要
探讨的问题。 
三、演出讽刺批判力减弱的因由 
我们不可否认这出戏本身的讽刺批判效果，但一个不可忽略的
现象就是：许多观众在看完演出后，觉得这些人物需要得到批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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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又觉得这些角色并不丑，反而很可爱，更别说让人生厌了，甚至
有人以“迷人的骗子”来总结焦晃的演出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
象呢？我认为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。 
1、喜剧本身因素与时代的碰撞 
如前所说，喜剧的特征是引人发笑，按照表现的不同，性质的
不同我们可以给它归为不同的类别，就如同我们把《钦差大臣》归
为讽刺喜剧的类别。但因为时代的因素，这种讽刺的笑的功能已经
减弱到只能对丑陋人物和事件进行无意义的嘲讽的地步，不再有社
会批判或者更高层次的自我批判的功能了，从而使传统观念对其严
肃的目的和社会意义视而不见，往往同浅薄相提并论。这是我们这
个时代面对的一个共同的思维困境。具体来讲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
面： 
首先，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是五十多年前焦晃生活的那个政
治一元化的时代，更不是生活在果戈理政治动乱的时代，那些时代
的文化要求含蓄隐晦的表达，来隐射现实，而那些时代的有社会责
任感的文人也需要旁击侧敲现实，来曲折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抱
负。而如今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，也是文学艺术边缘
化的时代，一件文学事件引起一场大的政治风波，在我们这样的一
个时代很难发生，中国近代文学革命引发的五四运动的魄力，也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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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今天的神话。相反的，文学有了更自由、更宽松的环境，卸下
了社会责任与社会卫道士的包袱，文学回归到了文学本身。同样，
喜剧艺术也只是一种文化的展现，它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文化娱乐功
能，虽然也有着现实的批判因素，也能引起人们一定的反思，但仅
此而已。 
其次，无论是从喜剧的审美特征还是从喜剧产生的笑声的内在
规定性来看，真正喜剧越来越少，许多徒有喜剧外表，却没有喜剧
美学内涵的“假喜剧”泛滥，各种“假喜剧”的冲斥，让人们在嘻
嘻哈哈的“无厘头”的笑声中对丑恶事物产生一种熟视无睹的麻
木， 终将喜剧的批判功能在浅薄的搞笑中消解，使原本应该作为
喜剧灵魂的讽刺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“无厘头”的搞笑所代替，这
也是这个时代普遍的存在。 
2、演出与原剧不同的特点 
剧本以语言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字里行间有作家感情的流
露与剧中人物各种隐秘感情的揭露，而演出却主要通过演员的动
作、手势、眼神还有旁白等来表现内心的活动。这种表现虽然有着
文字无法抵御的引诱力，但却有着诸多不确定的主客观因素。客观
上是一种距离效应。虽然曾如焦晃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精彩演说：
“现在影视作品冲斥市场，观众的审美是由电视机的机器按钮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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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看电视，你的眼睛鼻子都要贴到屏幕上去，演员的一张脸当然
重要，但我和你说，角色和诠释角色的演员，就像这烟盒与打火
机，太近了，根本没有动弹的空间，只是在表现演员自己而已。话
剧舞台，第一排的观众离演员都起码五米距离，一张脸不是那么重
要的事情，反而他的肢体、演技可以被看重，就像把烟盒与打火机
拉开一点距离，才能那么‘折腾’研究，翻来倒去，用各种方法去
靠近角色的空间， 终打火机可以走到烟盒里，演员支撑了角色却
不影响角色本身，观众可以忘记演员但不会忘记角色。” 
距离的“折腾”带给我们了区别于演员与角色的空间，我们以
整体的感觉来掌控舞台，但由于这种肢体、语言以及演技的短暂
性、瞬间性，使我们很难把捉住演出的灵魂，只能以一个局外人的
角色参与戏剧之中，如同盲人摸象，无法真正领会戏剧真正的内
涵。 
主观上来说，一些滑稽搞笑的场面的描绘，慈善医院督办以及
本城的两个地主这些“小丑形象”的塑造，使讽刺成分减少，滑稽
成分增多，虽未流于纯粹的滑稽，但轻松有余，深度不足，使喜剧
的内在价值减弱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观众看笑剧、闹剧的心
理，从而消弱了演出本身具有的严肃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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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即试图从喜剧艺术的角度来探讨这出喜剧演出的讽刺批判
力效果，依希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品评这场戏，从而获得具有启发
意义的答案。时下白领剧、搞笑剧、悬疑剧在上海话剧舞台上占据
了大半江山，它们以追求外在表现形式的怪诞、荒谬吸引思想麻木
的人们的眼球，而有着深刻的批判力度的讽刺喜剧却很难寻觅，这
次由上戏演出的《钦差大臣》无疑打破了这种局面，它是一次难得
的经典的重温，为剧坛吹来了一股虽传统但已久违的讽刺喜剧之
风，带给人会心一笑的同时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，虽然在讽刺效果
上已不如从前，但这样的作品在时下的舞台已不多，所以也称得上
是一次经典之作。说经典之余，我希望的是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作
品会不间断的出现，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是缺少经典的时代，
也是讽刺批判力不断消解的时代，作为喜剧必须高扬审美批判的旗
帜。 
 
 
 
 
